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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射鵰英雄傳》作為教材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梁璇筠老師

曾經有一年，我們索性不用中文教科書。中一

級大家一起讀《射鵰英雄傳》，規劃每星期要讀

到多少章節，讓全班同學一起投入到金庸的武俠

小說世界裏去。這雖然是一個大膽的教學設計，

然而效果非常成功。那一年同學都原原本本地捧

着一本，現在看來非常厚重的《射鵰英雄傳》，

也因此而愛上閱讀。那一年的學生自此是否會帶

有英雄俠氣呢？那時候的少年人徜徉在武俠世界

的瀟灑英姿之中，看到金庸筆下男女子的重情重

義或自私狡詐，投入在功夫、劍影的想像世界。

其實怎能規定每星期讀到什麼章節呢？閱讀速

度有快有慢，何況金庸小說本來就讓人手不釋卷

的。那年頭上課就好像「後事回顧」而已，大家

分享對人物、情節的看法，交換書評。有人沉迷

武功所建構的想像世界，為蒙古大草原或桃花島

心馳神往，為江南七怪的各種趣怪模樣逗笑，情

竇初開的少年當然喜歡看郭靖黃蓉初邂逅了︰當

黃蓉初次跟他的靖哥哥去到大草原，看到面容高

貴的華箏，不禁感嘆「他們本該

就是一雙白鵰兒」，便覺得自

己只是江南水鄉柳下的小燕

子。這一心理描寫，為何婉轉動

人呢？那年頭，一步一步，師生討

論小說中各種情義，至今難忘。

我們的課題除了討論到人物形象塑造，分析人

物行為背後的觀念，特別有趣的就是金庸食譜煮

食時間了，小說中洪七公的各種吃食，一出場就

足以讓讀者垂涎欲滴。他的「二十四橋明月夜」

等名菜也甚有詩意。同學把食譜畫出來，然後自

己也嘗試用古典詩詞設計一道菜式，有些認真的

同學回去訪問家長，親子也投入這一「金庸菜

單」設計之中，現在想來也是有趣。

有同學手繪《射鵰英雄傳》的雜誌畫報，我們

還做話劇，中一學生在全校面前演出不同的場

景。台詞都琅琅上口，當然亦加上不少學生的搞

笑創意，在紅布幕的禮堂之下飾演一幕幕俠義故

事，台下師生看得非常投入。這群少年人有幸曾

經進入金庸的武俠世界，初探何謂中華文化中的

正德恩義，就這樣植根心田。

金庸與我
●聖保羅書院 蒲葦老師

余生不晚不早，有幸趕上到處都是金庸小說讀

後感的時代。四十年前，無綫電視播放《射鵰英

雄傳》，黃日華飾演的郭靖與翁美玲飾演的黃蓉

開啟了少年蒲葦的愛情觀，隨後讀了男校，若有

所失，還是要回到武俠小說，孤獨感才差堪告

慰。

我怎可能想到，四十年過去了，今日志豪兄找

我寫幾句之時，我恰恰有幸與金庸先生前秘書李

以建先生合講講座「俠之大者，談金庸武俠以外

的文化寫作」，黃昏語畢，仍覺渾身有力。

金庸先生在一次訪問中說，他第一次出書，出

了一本《考試秘笈》，銷量極佳，賺了不少。現

在要找此書，恐怕比找《九陰真經》困難得多。

我也出考試精讀，回報卻差天共地，唉，不好在

此說下去了！

岳不羣是《笑傲江湖》塑造的一個經典人物，

明明是偽君子，綽號卻是「君子劍」，有一段時

間，岳不羣非常流行，名字甚至變成形容詞。中

學作文，每到描寫人物，我也特意愛用綽號，效

果頗佳，同學不妨參考一下。

金庸先生最佩服的古人，是范蠡和張良，皆求

才／財若渴，其後圓滿成功，功成身退，簡言

之，財色／息兼收。若要找出金

庸與我的相同之處，大概是，

我也有相同的宏願（一笑）。

抱歉，是我說俗了。金庸於

我，不是敬而遠之那種，他從不

愛站在道德高地說教、指點，他甚至

很喜歡批評他的人，胸襟廣闊，總愛讓人，這種

俠氣最值得我學習。人讚他大作家，他只謙說是

個「愛說故事的人」，「我寫武俠小說是想寫人

性，就像大多數小說一樣」，在人性當中，金庸

小說始終重情，離不開同感同情。

若非人在江湖，金庸先生可能最想做老師，他

說︰「中小學老師的生活比較清苦，工作相當繁

重，沒有發財和享大名的機會，如果沒有對學生

的愛心，這份工作恐怕沒有多大可羨慕的地方。

但如天性喜愛兒童、喜歡和年輕人接近，覺得幫

助少年男女發展品格和智力是極愉快的事，那麼

做老師是最好的職業。無數天真的眼光，充滿着

尊敬和感激之情，天天望着他們的老師，這種心

情一直到幾十年後還是不會消失。任何其他的職

業，都不像老師那樣，能贏得這麼多真誠的愛

戴。」（參李以建編：《金庸散文集》，天地圖

書，二○一九年）

結語有點長，說得太好，難以割捨。利申︰我

是中學老師。謹與同工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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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慶祝香港都會大學三十五周年校慶及香港文學舘的盛大

開幕，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及香港文學舘於五月二

十七日合辦了「名家講座：文學的底色是哲學」。這場誌慶

活動邀請了著名內地作家劉震雲先生主講，而香港都會大學

校長兼香港文學舘顧問林群聲教授、香港文學舘舘長潘耀明

先生及著名影星林青霞女士均有出席。除了暢談文學與哲學

的關係外，劉震雲也與在場觀眾分享了個人創作心得。

文學家要懂得哲學的思辨
劉震雲表示，文學與哲學的關係密切。好的文學家不是只

精通中外文學，而是要懂得文學以外的東西，特別是哲學的

思辨：「優秀的哲學正是來自生活中特別細小的細節，繼而

從中發掘出深刻的內容。」因此，很多哲學也來自日常生

活，這給予作家許多的創作靈感，讓文學能刻劃出人的內在

與情緒：「哲學家試圖說清楚這個世界，而文學恰恰表述那

些說不清、道不明的事，比如人的情感，比如愛情。」文學

不但離不開哲學，也離不開人的情感與生活。

活動當日，擔任主持的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教授及中國

文學研究專家許子東教授提到《一句頂一萬句》及《我不是

潘金蓮》等作品中的人物時，兩人談到何謂「好的文學」。

對劉震雲來說，「好的文學」是一種對人的傾聽，以及對生

活的思考。他更把生活比喻成「狼」一樣：「因為生活像狼

一樣追趕，所有生活的苦甜酸辣，包括生活裏深不見底的東

西，就是每個人都可以體會到。」愈是質樸及生活化的作

品，所呈現的內容愈加深刻，發聲愈如雷鳴。

最後，劉震雲也分享了自己的創作習慣：「對於寫作而

言，幽默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不喜歡一句話要用很多成

語、比喻、引用哲學，好的語句都很質樸。」這種不加修

飾的幽默與質樸，以及關注小人物的日常，正正反映了劉震

雲作品的深刻與獨特。

（作者為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田家炳中華文化中

心助理。）

▲講座全場擠滿近三百師生及公眾人士，反應熱烈。前排左起：醫生趙夏瀛、香港著名翻譯家金聖華、香港文學舘舘長潘耀明、
著名影星林青霞，著名內地作家劉震雲，香港都會大學校長林群聲、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鄺志良、香港大學中文學
院名譽教授許子東、香港文學舘運營兼市場總監于浣君。 （香港都會大學提供）

「「好的文學在於對生活的思考好的文學在於對生活的思考」」
——著名作家劉震雲先生主講著名作家劉震雲先生主講「「文學的底色是哲學文學的底色是哲學」」

●黃淑鳴

編按：為慶祝香港都會大學三十五周年校慶及香港文學舘的開舘，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及香港文學舘於
五月二十七日下午於香港都會大學賽馬會校園呂辛（振萬）演講廳合辦了「名家講座：文學的底色是哲學」，由著
名作家劉震雲主講，為一眾校園學子及文學愛好者闡釋文學與哲學之關係，反應熱烈，文學氛圍濃郁。本版特組織
文圖報道，並特別披載香港文學舘舘長潘耀明於此場講座的致辭，以饗讀者。

【特 稿】■

【學苑春秋‧師說師文】■

我與金庸

▲劉震雲表示，文學與哲學的關係密切。好的文學家不是只
精通中外文學，而是要懂得文學以外的東西，特別是哲學的
思辨。

（香港都會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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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林群聲校長、劉震雲先生、許子東教授，各位嘉賓、同學

們：

下午好！置身香港都會大學漂亮的校園，我感到特別親切，因為十

年前，前身還是香港公開大學時曾在這裏舉辦了慶祝二十五周年校慶

文學講座，那次講座的嘉賓是莫言先生與劉再復教授，時任黃玉山校

長邀請我主編的《明報月刊》作為協辦機構。

十年後，值茲我服務的香港文學舘開館與都會大學三十五周年校慶

之際，我們雙方聯合舉辦了這一場文學講座。這是文化的緣份。這份

緣份經歷十年風雨歲月不減反增。今後香港文學舘與都會大學還有其

他合作項目正待展開，我們感到榮幸與欣慰。

都會大學剛定位為香港首家應用科學大學，科學與人文從來都是息

息相關的。我認識的兩位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科學家——「光纖之

父」高錕教授和楊振寧教授，都是文學的愛好者。高錕教授年少的時

候開始閱讀莎士比亞的作品；楊振寧教授涉獵大量的文學作品，他曾

為留學生文學的代表作家於梨華的作品寫序，還撰寫專文評論小說家

諶容的《人到中年》；電機工程學家陳之藩教授更是散文大家；數學

家丘成桐曾撰文道，數學與文學有許多共通點。今天在座的林群聲校

長也充滿文化情懷，所以我們文學愛好者能夠在這裏歡聚一堂。

朋友們，二十五年前，我開始接觸劉震雲的作品，一九九九年，我

在參加北京的文代會，他贈送了一套共四卷的《故鄉面和花朵》，我

開始拜讀他的作品。這已是二十五年前的事，說明我與他很有緣份。

劉震雲作品的文字，有許多調侃的成份，所以外國評論者把他比作

中國的卡夫卡、契訶夫，要我說，劉震雲的作品，是地道的劉震雲式

的，只此一家，別無分店。讀他的小說，往往讀到笑中有淚或淚中有

笑！當你笑不出或哭不出的時候，心裏特別難受，因為其中有一種思

考的深刻，也可以說，在笑與淚之間，包含某種人生哲理。今天劉

震雲的講題是「文學的底色是哲學」，相信我們可以由此獲得新的啟

發。

謝謝大家！

（作者為香港文學舘舘長、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明報月刊》榮譽

總編輯、本版主編。）

▲五月二十七日名家講座上嘉賓合影。左起：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
科學院院長鄺志良、著名內地作家劉震雲、香港都會大學校長林群
聲、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教授許子東、著名影星林青霞、香港文學
舘舘長潘耀明。 （香港都會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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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文學舘、香港作家聯會、中國現代文學館共同舉辦的「南來作家

手迹遺物展——走進文學的時光卷軸」展覽於二○二四年五月十一至二十

日在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行，展覽展出逾三百件南來作家的手跡和物品，是

本港歷年最具規模的南來作家主題展，展覽期間亦舉行了四場文學主題講

座，吸引不少文學愛好者參與。

五月十九日，兩位香港著名詩人黃燦然先生與萍兒女士在香港中央圖書

館地下展覽館對談，分享其創作經歷，並賞析一些詩歌作品，討論新詩與

香港詩的關係。黃燦然除了是詩人，也是翻譯家，他既寫詩，又翻譯大量

詩歌和詩論，對詩歌有獨到見解；而萍兒現為香港文學舘助理舘長，多年

熱心推廣香港文學，筆耕不輟。兩位詩人的對話與分享為觀眾帶來一個富

詩意的下午。

詩的魅力
講座一開場，黃燦然即表示在香港寫詩最不容易，因為讀者少，較難獲

取認同感，甚至連家人、朋友與同事都會反對自己寫詩。在生活上，黃燦

然將工作與愛好分開，他從事新聞翻譯、文學翻譯工作，這是他謀生的職

業；同時他也是一位詩人，熱愛詩歌。而使他感驕傲的是，不論身處任何

環境，他始終能做自己喜歡的事，哪怕愛好僅存一點點，他仍想抓住它。

既然寫詩如此困難，是什麼令他有力量堅持下去？就是詩的魅力，「當你

寫作時，你和世界的關係會變得很不一樣。進入寫詩的狀態時，所有事物

都有生命，而這種生命比你自身還真實。」

萍兒十分認同黃燦然的看法，她指出寫詩時有一種「通神」的狀態，因

此詩人是驕傲的，也是謙卑的，驕傲在於詩人寫詩時能不顧一切，沉醉在

自己的精神世界中；謙卑在於詩人要進入生活，而且文學創作者本就是平

凡的。萍兒分享生活的場景是她靈感的來源，一杯奶茶、寬闊的海港，都

能讓她突然生起寫詩的衝動，繼而進入一種難以言說的忘我狀態。萍兒認

為詩不需要懂，而是需要感覺，「所以能夠從事寫作，不管是什麼題材，

只要能拿起筆、能寫出句子，讓大家有找到知音的感覺，這種滿足感超越

堅守寫詩道路的艱辛和孤獨。」能創作或感受詩歌的人都很幸運。

在香港讀詩的人不多，寫詩的人更少，不少人或會忽略香港詩的價值，

而黃燦然則斷言香港詩在新詩發展史上處於獨特位置。他指香港人的母語

是廣東話，寫詩時所傳達的語調有別於用普通話所寫的詩歌，令香港詩別

具特色，而廣東話可能是最好的讀詩語言。另一方面，香港數代詩人均有

意識地寫香港及此城的變化，以致香港詩的內容傾向生活化，能讓讀者產

生親切感，這特點在其他地方的詩歌發展

中十分少有。「只有香港詩，即使你不知

道寫的是否香港詩人，但你知道他寫的是

香港。」黃燦然強調這是香港詩非常寶貴

的地方，而假以時日，研究中國詩歌時，

香港詩將起到非常重要的影響。

現代詩的特質
說完香港詩，黃燦然繼續探討題目中的

「新詩」。他借不同詩歌講述自己對「新

詩」與「現代詩」的理解。他以艾青〈我愛

這土地〉為例，指出新詩繼承了浪漫主義精

神。他再與觀眾一同細讀穆旦〈春〉、艾青

〈手推車〉、戴望舒〈我用殘損的手掌〉等

詩歌，指出觀察詩歌如何用詞，就能定義這

首詩歌是否為現代詩。黃燦然認為具現代性

的詩歌通常只在文學圈內受人喜愛，較難普

及，這是現代詩的障礙。然而詩人必須具備

寫現代詩的技巧，因為這些技巧已變成傳

統。如果欠缺這些技巧，寫出來的詩歌就難

以得到其他詩人的認同。黃燦然又與觀眾分

享卞之琳的詩歌〈春城〉，這首詩體現出另

一種現代性——具跳躍性。黃燦然認為卞之

琳的詩歌十分有趣、耐讀，但因其難以理解

而妨礙閱讀，這再次體現現代詩的問題。

詩歌有時難以理解，到底詩人應否將詩說

清楚？萍兒認為詩中具體的事物愈少，讀者

就有愈多想像空間。讀詩的人都有一個共同

點，就是不想知道詩歌寫的是什麼，反而想

與作者共鳴。要寫出能引起共鳴的詩歌，詩

人自然要「入世」，萍兒強調詩人要先面對最平凡的生活，才能有不平凡

的精神狀態。她認為詩人存在的意義是要表現生活中真實的、痛苦的、美

好的事物，因此她十分重視詩歌的原創性和辨識度。

香港詩的未來
在講座尾聲，黃燦然提出兩個問題：有沒有一種詩歌既耐讀，讀起來又

沒有障礙？現代詩之後的詩應是怎樣的？他沒有給予具體回答，卻以也斯

詩〈中午在鰂魚涌〉回應：這首地道的香港詩簡單卻耐讀，同時具香港詩

生活化的特點。現時香港詩或未得到廣泛關注，但黃燦然依然肯定香港詩

歌的價值，直言其成就終有一天會得到承認。萍兒則以「香港詩人能一直

寫詩，因為香港本來是富有詩意的地方」，總結在

香港寫詩的體會，亦為觀眾留下思考空間。

主題展其餘三場文學講座分別是「續集——張愛

玲與香港的未完故事」、「香港兒童文學的傳承與

啟後」與「情發於聲：跨媒介與未來文學」，涵蓋

不同主題。四場講座讓市民認識到香港文學的不同

面貌，感受其獨特魅力。

（本文圖片由香港文學舘提供。作者為香港文學

舘編輯。）

●蕭嘉敏 謝曉琴

「「從新詩到香港詩從新詩到香港詩」：」：
探索詩歌的靈魂探索詩歌的靈魂，，徜徉文學的境界徜徉文學的境界

【報 道】■

編按：香港文學舘、香港作家聯會、中國現代文學館共同舉辦的「南來作家手跡遺物展——走進文學的時光卷軸」

展覽期間舉行了文學主題講座：「從新詩到香港詩」，講座於五月十九日假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展覽館舉行，兩位香

港詩人黃燦然與萍兒在對談中分享彼此對詩的熱愛，又討論新詩的技巧和特質，並肯定「香港詩」的價值。

▲講者黃燦然（左）、萍兒（右）與觀眾分享創作經歷及對香港新詩的看法。

▲黃燦然（右）現場與讀者交流。
▲黃燦然（左二）和香港文學舘舘長潘耀明（右二）與香港地方志中心編
輯部總監孫文彬（右一）、編輯李彩嫻（左一）合影。

我很小的時候，廣州小巷上窄長的天空裏有星。城市很靜，巷里中雞犬相聞，雖然住三樓，

樓下從井中打水淌出的點滴灑潑，單車的「我到家了」鈴響，還有鄰舍的喁喁細語，全都滲入

耳窩，微小的聲音也在創造靜寂，配合天上清亮的星星。

未幾住到長洲，始知天外有天，漁火閃爍，星空無盡，漆黑的海上，一片一片是透明藍的磷

光。星星只鍾情於日入而息的人世。燈火是不知位份的惡僕，逼走來自諸天的榮美。城市漸漸

累積起更多的光，成了夜的巴別塔。從我少年時起，星光就落到人間觥籌交錯的晃盪燈影裏消

失了。仰頭連黑暗都太薄，像給霉菌吃掉了的華年。

積極尋找的話，星星仍是可以找到的。西貢斬竹灣的密林、螢火蟲仍在發光之處，隱藏着我

們中學五萬平方英呎的營地。在那裏，我們又看見了夏天的大天蠍，和冬天的獵戶。上大學之

前的暑假，我們最後一次和星空擁抱。那個夜裏，銀河亮得像火焰雲，我們每個人的夢想也同

樣急促氧化，幾乎要噴出為人生奮鬥的宣言來。最後，科學家、醫生、老師們都退休了，只有

那些沒有工資的仍在工作，做爺爺嫲嫲。

那個晚上之後，再沒看見華麗的星空了，直到自己也「下崗」，往新西蘭旅行。新西蘭的約

翰山天文台是全球看星的最佳地點，可惜那裏只能看見南半球的天空。為了保護這個絕無僅有

的星空，人煙稀少的新西蘭當局嚴格控制附近區域。首先，附近的小鎮全部限戶、限燈、限燈

的亮度。沿上天文台的山路上開車，不能開車頭燈，只能在黑暗中行走。這聽來不可能，事實

剛好相反。車子靠前面防撞槓下大約有半公尺的薄薄藍光在領路。山頂上的約翰山天文台數以

百計的遊客和觀星專家，都不能亮手機或電筒，也不敢高聲說話，急着看清楚東西，也只能打

開手上的紅光燈，照亮腳前的小範圍。沒有手機，沒有燈火，沒有反光，只有講解員的激光指

住南十字星使人深思的形狀。

如此謙卑，換來一整個天空星辰的回望。星星細密如粉，有鋒芒盡露的，有羞

澀可人的，有不亢不卑的，也有漸露頭角的。天空裏連一點黑色都沒有，盡給光

明消化了。《詩篇》如此描述星空：「諸天述說上帝的榮耀，穹蒼傳揚祂的手

段。」此時此刻，心靈能不激動嗎？

又十年後，我們來到了寧夏的騰格里沙漠。在一個凹陷的小盆地，我們仰首，星

是有的，卻不多。會動的星，大概一眼就看到十個八個。而那，盡是人造的衛星。

（作者為香港作家。）

星

空
過程真的不是拿來享受而是磨礪自己的。

現在大家都知道做事難，所以啟動一件事會考慮再

三，因為一件事不啟動你根本不知道它的難度。完全不

做吧永遠都是何不食肉糜的職場小白，做吧就全都是急

流險灘各種坑。大到一個項目小到一次聚餐，如果不傷

筋動骨那必定費時費力，而且全部是一擔挑到頭，別想

有人分擔。

利益這個東西也不是萬能的，再說現在普遍的都是薄

利（大利險中求不提也罷），既然是碎銀子大部分人的

想法是不要煩我，你想讓人家有興趣都是難事。你說大

環境不好吧，個人的胃口還是吊得老高，就算是找到西

班牙頂級火腿、正宗陽澄湖大閘蟹，張羅大夥聚餐，朋

友的反應也是沒有什麼好興奮的照樣目光呆萌勉為其難

的鬼樣子，事後也沒有一句謝謝，感覺他們來吃飯就是

成全了你給了你天大的面子。

如果是公事，滿臉寫着你那麼起勁有什麼巨大的好處

吧，不然不可能啊。只是單純地想做好一件

事已經沒有人相信了。所以儘管雞湯文滿天

飛，也擋不住到處都是躺平的人，反正都是

低欲望生活何必那麼累。

以前我們覺得成事只要耐住煩就行，別人

跑一趟我們跑十趟，或者別人不理解我們那

就忍受誤解。其實都不是，現在的問題是大家都不肯動

腦子了，都希望別人思考，叫我做啥我做啥，擇善盲

從。本來擇善盲從也沒錯，但是做事情是需要配合和互

補的，如果總是讓一個人操心終不是長久之計。並且互

聯網時代是最容易忽略過程的，大家看慣了出道即巔峰

的神話。

然而我並不是要說過程痛苦我們就不要去做事了，不

是。恰恰相反越是這樣的時候越是應該躬身入局就是磨

礪自己，正如雞湯君所說只要去做你就可能戰勝了百分

之八十的人，如果你還堅韌那又戰勝了百分之九十的

人，再加上一點運氣就成為登頂之人。

明白了沒有，就是沒有人願意做事才有你的機會。

現在有一種風氣就是嘲笑喜歡做事的人，高冷的標榜

什麼都不幹的人才是頂流。這是人性，因為人都是懶惰

的，只相信誘惑而不相信平凡的積累。

躺平固然舒服，隨之而來的可能是自身功能的消失，

如同退行型病變也就真的什麼都不會做了。痛苦的過程

換來的並不僅僅是成功的喜悅（有時未必成功只是積累

了經驗教訓），而是能夠讓人保持一種狀態，對人生的

各種困難都具備承受的能力。

這才是過程的意義。

（作者為廣州市作家協會名譽主席。）

過 程 ●張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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